
22 日（正月十五）下午，在老城区邙山办事处中沟
社区休闲文化广场上，锣鼓声声、唱腔悠扬。戏台上，身
着戏服的演员们咿咿呀呀唱得投入；广场上，大爷大妈
们晒着暖暖的太阳，听得入迷。

台下，有位老人一会儿催演员上场，一会儿到舞台
后方提醒演员换服装，一会儿又跑去调节音响。这位老
人叫王学六，“北邙曲苑”负责人，今年已78岁。

“北邙曲苑”是一个由邙山办事处群众自发组织的
曲剧团。20世纪初，中沟村的曲剧曾盛极一时，后来因
种种原因走向衰败。1999年，退休后的王学六带领村
里的戏曲爱好者重组了剧团。

起初，王学六这些老戏迷们主要是自娱自乐，但后
来随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把“服务小家”变为

“服务大家”。他和剧团成员凑钱买来戏服、乐器、道具，
一有机会就到处义务演出，以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2002年，剧团正式命名为“北邙曲苑”。为了让演
出更专业，王学六带领成员们对唱词、纠正动作、研究唱
本……每年几乎1/3的时间都在排练。

演出完全是公益性质，经费都是团员们一起拼凑，
王学六已记不清自己贴补了多少。每次演出前，他都骑
着一辆旧三轮摩托车，拉着音响、道具等装备，风里来雨
里去。演员们一上场，他就在后台整理道具、看护服装，
跑前跑后事无巨细。

在大家眼里，王学六就像自家大哥一样。“进团这十
来年，每次排练都在王团长家，冬天去，他提前把空调打
开；夏天去，他提前把开水烧好；有时排练久了，就在他
家吃饭。早晚一有演出，他一叫我们立马就到。”78岁

的郭玉环说。
“团里女演员多，不管啥累活重活，都是王团长冲在

前……”52岁的郭会芬说。
“北邙曲苑”不仅为周边群众演出，对于办事处、区

里组织的活动更是积极配合。2002年，为了宣传计划
生育，他们自编自演了剧目《计划生育就是好》；2005
年，剧团创作了《选出村民好干部》，以宣传村委换届选
举。截至目前，“北邙曲苑”累计到附近村镇、敬老院和
庙会等地义务演出500多场次，深受群众喜爱。

如今，剧团演员的平均年龄为 60 岁，最小的也 52
岁，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在采访结束时，王学六说：

“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继续带
着大家把曲剧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乔永峰 石智卫 文/图

我市全面启动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着力提升
金融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水平，今后五年更多金融资源
将投向农村地区。（详见本报24日03版相关报道）

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说白了就是要让更多
资金流向农户和涉农企业。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长期持
久的大课题，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今天的农村金融改革，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切实“深
耕细作”，这和扶贫要求“精准”是一样的，最终还是要落实
到每一个点、每一个面。这一点，韩国大白菜的“金融经”能
带给我们不少思考。

《人民日报》曾报道，韩国农民每年种什么作物，银行
都会进行专业化的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农民会获得银
行的专项贷款并做出种植决策，包括明确的时间以及作
物品种等，进而播种、施肥和收割。这样一来，农民的收
成就会有一定保障。

以大白菜为例，种白菜的韩国农民不会过多操心卖
白菜的事情。银行会同贮存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公司对
接，为农民的白菜提供相应配套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农
民很少与这些专业公司和人员打交道。通过长期互动磨
合，银行已与不少从事零售和批发的销售商建立了稳定
合作关系。这些销售商通过长期合作，积累了信誉和市
场，建立了优良的销售渠道。鉴于此，农民的白菜可以顺
利卖出。之后，农民再根据销售和获利情况，向银行还贷
和分红。

在这个过程里，韩国农民充分利用金融产品来调配
资源，获得了可观收益，而银行则在“替农民卖白菜”的
整个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和专业技术，很好地
整合了社会资源。在帮助农民的同时，银行与客户走
得也更近了，也更加了解客户的需要和可靠度。在这样
的良性循环下，银行的资金也能带来可观的收益，更能做
到风险可控。

这样一个精准服务的过程与效果，同样也是我们所
期望的。以我市此次出台的《洛阳市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为例，其中明确了下一个五年目
标：通过在试验区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率先建立“统一开
放、主体多元、竞争有序、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
系。看似宏伟的目标，如果也能从一棵白菜的“金融经”
入手，或者从一个萝卜、一个土豆等精准的点或者面入
手，从中去探索建立现代农业金融风险分担机制，这样实
现目标岂不是更容易些，未来运行的效果岂不更长久些？

学学韩国白菜的
“金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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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一过，许多人走出家门，
踏上求职之路。

一方是拿着简历的求职者，一方
是虚位以待的招工企业，一个“难”字
成了近年双方共同的困惑。“招工难”

“找工难”并存，表明人才供给侧与企
业需求侧在衔接中出现了问题。

个人求职与企业招工分别“难”在
哪里？如何让供需双方更好衔接？今
起本报推出“当‘招工难’遇上‘找工
难”系列报道，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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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位于汝阳县城东南
的云梦村，背靠云梦山，面临马兰河，这山与岘山相通，
这河与汝河相贯，这里称得上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
灵的地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云梦村几经更名，比如鬼谷村、王
仙村等，这些村名都与鬼谷子有关。如今，云梦村的名字
来源于云梦山。

在过去10多年间，云梦村依托云梦山、马兰河，发展奇
石文化和奇石经济。如今，奇石在云梦村及其周边早已声
名鹊起。

比如桑战伟这个人，在村里搞奇石经济已有 10 多
年，从当年背着干粮上山寻石，到现在经营饭店、宾馆、盆
景等多个产业。

云梦村还是汝阳县首个拥有少年宫的村子，村小学
的两三百名学生中有不少在少年宫参加过手工、音乐、舞
蹈等课外活动，在学习文化知识之余，德、音、体等方面也
得到了锻炼。

最让云梦村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鬼谷子的故事。据
记载，云梦村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纵横家、道学
家鬼谷子王栩的出生地和教书授徒之处。晚年的王栩在
云梦山水帘洞开塾授徒，门徒最多时有 500 多人，如孙
膑、庞涓、苏秦、张仪、尉僚子、毛遂等。

“俺村不少人打小就是听着鬼谷子的故事长大的。”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新立说，“泣下沾襟”“剑峪试剑”等故
事，村里人都耳熟能详。

如今，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的传统庙会，是云梦村的一
件大事，因为相传这天是鬼谷子的生日。20世纪90年
代初，这个传统庙会又更名为“鬼谷文化节”，吸引着更多
的人前来。

本报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康红军 乔俊晓

云梦村：云梦山下故事多

王学六：“北邙曲苑”追梦人

求职难，究竟难在哪里
频繁跳槽仍难如意、初次求职遭遇“落差”、难以找到

职业上升通道……都是人才供给侧的“难”题

白黎明，90后小伙，洛阳人。
小白朋友多、人脉广，这与他丰富的工作经历不无关

系——虽然年纪不大，但已从事过六七份工作。如今，他
有个烦恼：由于当初缺乏职业规划，如今找份合适的工作
越来越难。

2010年，学习装潢专业的小白，从郑州某职业技术
学校毕业。起初，他应聘到郑州一家装修公司当业务员，
仅过了1个月就跳槽了。随后，他来到另一家品牌手机
展柜工作，不久又决定回家乡工作。“那些工作流动性很
大，不理想。”他说。

2011年年初，小白应聘到我市一家知名电影院线，
从普通的服务员到值班经理、企划宣传，凭借自己的勤
奋，他一路升职。

一年半之后，小白又离职了。随后，他干过餐厅、做
过电商、当过物业，如今他又想干装潢了。

小白说，尽管这些年收入一直上升，但由于没有清晰
的职业规划，导致一直没有找到一份自己喜欢、能长久从
事的工作。装潢专业类的工作需要从基层做起，一步步积
累经验，但自己已工作多年，重新从基层做起从心理上难
以接受，另外在年龄上与刚毕业的年轻人相比，也没优势。

在求职大军中，像小白这样频繁跳槽的求职者不在
少数。由于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他们虽然有很多经验，
但找“自己中意的工作”越来越难。

转了一场又一场招聘会，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一家
企业的“橄榄枝”……近日，在我市一场大型新春人才
招聘会上，记者遇到了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小高和小段。

她俩都是本地人，在我市一所高校就读，学的是园艺专
业。由于刚开始找工作，两人在招聘会现场显得有些胆怯。

“最好能找到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我们专业比
较冷门，不太好找。”小高说。

在求职过程中，小高和小段感到了找工作不
易——要么够不上招聘方的门槛，要么达不到自己的

预期。例如，有些她们心仪的岗位，或是要求研究生以
上学历，或是要求毕业于“211”“985”院校，或是要求
有相关工作经验；她们符合条件的工作岗位，多是基层
服务人员、销售人员等，与自己的心理预期落差太大。

尽管“先就业后择业”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但是刚
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普遍因落差太大，导致工作难找。
正如一名毕业生所言：“并不是我们好高骛远，只是来
自同学间的对比、亲友的眼光、买房等现实压力，使得
我们总想把目标定得高一些。”

在求职大军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有一份外
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公司有名气、工作环境好、薪资待
遇高……但因为缺乏上升空间，他们仍继续求职。

毛兴林毕业于某知名高校，在我市一家知名企业
从事广告宣传工作，工作是平面设计，与自己的专业契
合，薪资待遇在我市处于中等水平。但他也在为求职
而烦恼，原因是寻觅上升空间却遭遇尴尬。

毛兴林的老家在新安县，如今想在市区买房安家，
还不到30岁的他想趁年轻多拼拼，却在职场有种“使
劲儿蹦却蹦不起来”的感觉。“我所在的公司在国内比
较有名，总部在上海，在这样一个成熟的企业工作，很
多职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有上升空间。”毛

兴林说，他更倾向于刚起步且有着明确职业上升通道
的公司，无论公司规模大小，这样可以跟随公司一起成
长，自己的职业上升空间也会更大。

不过，毛兴林也有不小的担忧，因为要进入新
的环境，究竟是“人往高处走”还是“水向低处流”仍
是未知数。所以在寻觅新岗位的路上，他走得并不
顺利。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 80 后、90 后群
体，宁愿放弃国企、事业单位等较为稳定的工作，跳槽
到一些刚起步的企业；或是选择和朋友合伙创业，背后
的动机，大多是对上升空间以及自我价值的寻觅。

本报记者 赵佳

缺乏上升空间，部分在职者寻觅新岗位

现实与心理预期落差大致使“找工难”

缺乏职业规划，
频繁跳槽后工作难觅

有的人频繁跳槽，十分无奈；有的人初出茅庐，深感
迷茫；有的人难觅上升空间，颇为尴尬……“难”让这些求
职者感同身受。他们的找工作之路究竟“难”在哪里？从
他们的求职历程中，或许不难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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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六（左一）与团员们在交流

绘制 雅琦


